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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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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:
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达到空前繁荣

,

阿拉伯商人大量来到广州贸易
,

这与唐朝政

府奉行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
,

尊重阿拉伯人的宗教 习俗
,

给予外商贸易上的优惠等有着密切的联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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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 自秦汉以来
,

就已是我国南方著名的海外贸易港 口
。

《史记》曾记载
: “

番禺 (即今广州 )

亦其一都会也
,

珠矶
、

犀
、

袱猖
、

果布之凑
。 ”

川《汉书》亦写道
:
南越

“

处近海
,

多犀
、

象
、

堆猖
、

珠矶
、

银
、

铜
、

果布之凑
,

中国往商贾者
,

多取富焉
,

番禺其一都会也
。 ”〔“}广州主要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

条件
,

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《中国港湾小史》一文中称
: “

盖此地为由西南海上至文化灿开
、

物产丰

富
,

而为唯一产丝地之中国之咽喉
,

且系古代奢侈品象牙
、

犀角
、

砒帽
、

翡翠及珠矶等南货输出北

方之出口地
,

更位利于西江主流之乌泥江及沿其支流
,

而与今云南
、

贵州
、

四川等腹地交通之要

隘
,

是故自汉以前
,

则已有海陆两面之通商
,

且颇为繁盛
,

此由种种事情推之
,

殆无疑焉
。 ” [ 3 ]( P

·

“35)

至唐代
,

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对外贸易的发展
,

广州作为中国南方主要贸易港 口的地位更形巩

固
,

它与当时亚洲另一强国
—

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达到了空前繁荣
。

76 2 年阿拨斯王朝奠都巴格达后
,

其海外交通迅速发展
,

他们通过底格里斯河开始与中国南

方的主要港 口

—
广州发生贸易联系

。

在 8 世纪 中叶至 9 世纪中叶这 100 年间
,

阿拨斯王朝的

国力达到鼎盛
,

当时东西方的海上贸易
,

特别是从阿拉伯半岛到印度的贸易
,

几乎全操在阿拉伯

人手里
。

阿拉伯商船
,

每年穿梭于广州与印度洋之间
,

《旧唐书》称
: “

广州地际南海
,

每岁有昆仑

乘舶
,

以珍货与中国交市
。 ”

[4] 当时云集于广州江中的外国商船
, “

有婆罗门
、

波斯
、

昆仑等舶
,

不知

其数
” ,

〔’]其中以
“

师子国舶最大 梯而上下数丈
,

深六七丈
,

长二十丈
,

可载六七百人
” 。

〔“〕这些从

阿拉伯
、

波斯
、

印度等地来广州贸易的商船
,

终年川流不息
,

有不少求法高僧就是由广州附搭外国

商船到西天取经
,

如并州常憋禅师
, “

附舶南征
,

往诃陵国
,

从此附舶
,

往未罗瑜 国
,

复从此国诣中

天
” ; 〔’」益州义朗法师

, “

同附商船
,

挂百丈
,

凌万波
,

越炯扶南
,

缀缆郎迎戍
” ;贞固律师

, “

同附商

舶
,

共之佛逝
,

后与义净同返广府
” ;义净本人亦于咸亨二年(671 年 )

,

随龚州使君冯孝栓至广府
,

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
。

[“〕也有一般俗人
,

从阿拉伯直接搭乘商船到广州
,

如天宝十年 (7 51 年 )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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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的杜环
,

在但罗斯战役被俘
,

在阿拉伯居 留了 12 年
,

至宝应初 (7 62 年 )才
‘

从波斯湾搭乘商船回广州
。

[9] 可见当时从阿拉伯
、

波斯
、

印度及南海各地到广州之间的商船来往
,

是非常普遍的
。

阿拉伯旅行家马素地于 943 年左右曾乘船经过马来亚海域
,

一直到中国的沿海

地带
,

他在《黄金牧地》一书中这样写道
: “

广府河在距广府下游六 日行或七 日行的地方人中国海
。

从巴士拉
、

斯拉夫
、

阿曼
、

印度各城
、

阁婆格诸岛
、

占婆以及其他王国来的商船
,

满载着各 自的货物

逆流而上
。 ” [ ’o ](P

·

”4 )

由于阿拉伯商船经常航行到中国
,

故有些阿拉伯人对中国的主要海外贸易港 口甚为了解
,

如

在阿拨斯王朝哈里发麦塔密德 (Kh ali f M u ta llu n ld )时期
,

任过吉巴尔(Ji bal )邮长的阿拉伯人伊本库

达伯 (Ib n

Kh
u nl a d hl〕a ll)在 844 至 84 8 年撰写的《郡国道里志》(Th

e Boo k 。f R o u te S an d Pro vin e e S )一书

中记载
:

“

从 Sa n f〕 到中国的第一港 口 Al 一w ak in
,

无论航海或陆行均是 100 俪an gs
,

º 此地有

优质的中国铁
、

瓷器和大米
,

是一个大港
。

从 尼一W ak in 航行 4 天
,

到 Kh a llft l ,

若陆行需 12

天
,

此地出产各种水果
、

蔬菜
、

小麦
、

大米和甘蔗
。

从 Kh a川U 航行 8 天
,

到 Ja n fu
,

此地 出产与

Kh an fo 相同
。

从 Ja llfi 』航行 6 天到 Ka nt u ,

此地 出产 亦相同
。

在中国各港 口 皆有一条可航船
的大河

,

河水随潮汐涨落
。 Kanh

u
有鹅

、

鸭及其他野禽
。 ”仁川 ( ”

·

’35 一 ’36)

上述各港 口
,

据 日本学者桑原鹭藏考证
,

认为第一港 口 Al 一W a k in
,

即龙编 (助uk in)
,

属交

州
,

在今越南河内地区 ; Kh a llfi l ,

即广府
,

也就是广州 ; Jan fo
,

即泉州 ; K a ll tu ,

即江都
,

也就是扬

州
。

[’2」倘若这些考证无误
,

那么当时外国商船从越南中部的占婆进人中国海后
,

依次到达的海外

贸易港就是交州
、

广州
、

泉州和扬州
。

同样地
,

唐朝也有详细记载从广州到阿拉伯的航程
。

如唐德宗贞元年间 (7 85 一 8以 年 )任宰

相的著名地理学家贾耽
,

潜心研究中外地理达 30 年
,

曾对
“

绝域之比邻
,

异蕃之习俗
,

梯山献深之

路
,

乘舶来朝之人
,

咸究竟其源流
,

访求其居处
。

闻阖之行贾
,

戎貂之遗老
,

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 ;

间闰之琐语
,

风谣之小说
,

亦收其是而荃其伪
” ,

〔”」记述 了从广州经东南亚
、

印度至阿拉伯的航

程 :

“

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
,

至屯门 山
,

» 乃帆风西行二 日
,

至九州石
,

¼ 又南二 日至象石
,

½

又西南三 日行
,

至占不 劳山
,

¾ 山在环王国¿ 东二百里海中
,

又 南二 日行至陵山
,

À 又 一 日

行至门毒国
,

Á 又一 日行至古置国
,

 又半 日行至奔陀浪洲
,

À 又两 日行至军突弄 山
,

 又

五 日行至海峡
,

 蕃人谓之质
,

。 南北 百 里
,

北岸则 罗越国
,

 南岸则佛逝 国
。

 佛逝 国东

水行四五 日至诃陵国
,

 南中洲之最大者
。

又西 出峡
,

三 日至葛葛僧抵 国
,

 在佛逝西 北隅

¹ 即 Ch 出 111〕a
,

占婆
。

º 古波斯里
, 11初裂u lg 相当于 3

.

25 英里
。

» 在大屿山及香港二岛之北
,

海岸及琵琶洲之间
。

¼ 海南岛东北角的七洲列岛
。

½ 今 Ti nh 、 岛
,

亦即明代之独珠山
。

¾ 附aD C ham
,

占婆岛
。

¿ 昔之林邑
,

后之占城
。

À 安南归仁府北之 S一 ho i 山甲
。

Á 似指今之归仁
。

 Ka llthara
,

今衙庄 N h

一
t二g 的梵名

。

@ 宾童龙 Pan du n ”19
,

今藩龙 Ph an 刑
19 0

0 Pu lao Con dor
,

昆仑岛
。

O 马六 甲海峡
。

0 Se lat 石叻
,

即新加坡岛的音译
。

0 1日 Ilt 即海人
,

马来半岛的早期土著
,

所谓北岸应包括今之柔佛 Joh o re

O 广 义应指苏门答腊岛
,

狭义乃指巴邻旁
。

¾ 今爪哇岛
。

O 似在 B、we rs 群岛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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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别岛
,

国人 多钞暴
,

乘舶者畏惮之
。

其北岸则筒罗国
,

¹ 罗西 则哥谷 罗国
。

º 又从葛葛僧

抵四五 日行至胜邓洲
,

» 又四五 日行至婆露国
,

¹ 又六 日行至婆 国伽兰洲
。

» 又北四 日行至

师子 国
,

¾ 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
,

又 西四 日行经没 来国
,

¿ 南天竺之最 南境
,

又 西北

经十余 小国
,

至婆罗门À 西境
。

又西北二 日行至拔爬国
,

Á 又十 日行经天竺 西境小 国五
,

至
卜

提筒国
。

 其国有弥兰大河
,

¾ 一 曰 新头河
,

 自北渤昆 山。 来
,

西流至提筒国北
,

入 于海
。

又 自提简国西二十 日行
,

经小 国二十余
,

至提罗卢和 国
,

一 曰 罗和异 国
。

 国人于海 中立华

表
,

夜则置炬其上
,

使舶人夜行不迷
,

又西一 日行至乌刺 国
,

 乃大食国之弗利刺河
,

 南入

于海
。

小舟沂流二 日至末 罗国
,

 大食重镇也
。

又 西北陆行千里至茂 门王 (即哈里发 )所都

缚达城  
。 , ,

u; 4 :

贾耽记载的这条从广州至阿拉伯的航线
,

与布罗姆哈尔在《中国的伊斯兰教》一 书中记载的

从波斯湾至广州的航线基本一致
。

布罗姆哈尔这样写道
:
从波斯湾北岸的斯拉夫出发

,

经阿曼湾

南岸的麦斯卡特港人海
,

在刮信风的时候
,

航行 l 月后可到南印度
。

然后经斯里兰卡的南海岸到

尼科巴群岛
,

再过马六 甲海峡经马来半岛的南海岸而北上
,

10 日中可到逞罗湾
,

又 10 日或 20 日

后可到昆仑岛
,

再 1 日则到中国海
,

最后达广州
。

{’5 嗜〔”
t

”3 )往返两条航线记载的一致
,

说明当时阿

拉伯与广州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甚发达
,

以至于双方对航线都了如指掌
。

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得 以迅速发展
,

是与唐朝政府奉行 比较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
,

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
。

唐朝在法律上明确规定
: “
诸化外人

,

同类 自相犯者
,

各

依本俗法
,

异类相犯者
,

以法律论
。 ”【’“〕这就是说

,

来华贸易的外商中
,

如有犯法
,

在同国人之间

(如阿拉伯人 与阿拉伯人之间 )依本国法律论处 ;在异国人之间 (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
,

或阿拉伯

人 与中国人之间)则依中国法律论处
。

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
,

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

自治
,

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
。

据唐宣宗大中五年 (8 51 年 )东游印度
、

中国等地的阿拉伯商人苏

莱曼( su la ym a n )写道 :
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

,

中国官长委任一位穆斯林
,

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

穆斯林之间的纠纷
,

这是按照中国皇帝的特殊旨意办的
:

每逢节 日
,

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

告
,

宣讲教义
,

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
。

此人行使职权
,

做出的一切判决
,

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

任何异议
。

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
,

是合乎至尊无 上的真主的经典的
,

是符合伊斯兰法律
的

。

「’7〕(” 7 )对于阿拉伯商人在广州所享有的这种优待
,

英国学者布隆荷 ( M
.

B roo mh all )在《伊斯兰

教在中国》( Isl am in Chi na )一书中称赞道 : “居然在一定程度
_

上享有治外法权
,

读者如熟知东印度

¹ 阿拉伯文 Ka lah
,

今马来半岛西部的吉打 K司公1

º 在吉打西北或西南的 L, 沙av i 岛
。

» 苏门答腊西北的 5 e n( lang
。

¼ Ban ) 、 .

婆罗斯
½ 今尼科巴群岛

。

¾ 今斯甩兰 卜

¿ 今南印度的 Mal al, ar 沿岸
,

似特指 Qu i] ()l]

À 印度之特称

Á 似指昔之 Bary脚
,

今之 队
〕ac h

 阿拉伯文 一)ay 走)u l
,

即靠近印度河J+J 伯1一半岛 r五u 。 (第鸟 )
@ 阿拉伯文 Nah

r M ihran
,

即印度河

 梵文 Si n( 1hu
,

即今印度河
。

 如谓之印度河北面的发源地
,

疑即 K日 ul (喀布尔升
0 即阿拉伯河东南而的 !)je ~ 卜

。

 今阿拉伯河 l一的 O ha lla

 Eu 户rat e ,

河
,

即 F泊ra t 之 音译
,

指今 Sh att ul A ral ) (阿拉伯河 )
 今巴士拉 ( B , ra )

〔

 今 巴格达 ( B吧lad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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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广州之商业情况者
,

则知 1
000 年前实无大异于今日也

。 ’,

{ls ](P
·

35)

唐朝政府也尊重前来贸易的阿拉伯商人的宗教习俗
。

唐朝统治者虽然提倡道教和佛教
,

但

并不排斥其他外来宗教
,

许多西方宗教
,

如景教
、

摩尼教
、

袄教和伊斯兰教
,

都是在唐时传人中国
。

在当时阿拉伯商人密集的广州
,

唐朝政府准其建立侨居地
—

蕃坊
,

设有蕃长为主领
。

困据乃劳

特在《见闻录》中载述
,

自9 世纪后
,

回教徒来华经商者渐多
,

唐末
,

广州回教徒至 以万计
,

遇仪式
日

,

每行宗教的聚会
。

〔’9 ]( ”
·

’46) 这些阿拉伯商人举行宗教聚会的地点
,

人们普遍认为是广州的怀圣

寺
。

《番禺县志》卷 53 云 : “

唐开海舶
,

西域回教默德那国王漠罕慕德遣其母舅
—

番僧苏哈白赛

来中土贸易
,

建光塔及怀圣寺
,

寺告成
,

寻没
。 ”

《南海县志》卷 13 亦云
: “

怀圣寺在县治东南
,

唐时

蕃人所创
, · ·

⋯相传塔巅有金鸡
,

随风南北
,

每岁五六月
,

番人率以五鼓登绝顶
,

呼号以祈风信
。 ”

后

来在宋开禧二年(12 06 年 )任南海尉的方信孺在《南海百泳》写道
: “

番塔始于唐时
,

曰怀圣塔
,

轮

困直上
,

凡六百十五丈
。

绝无等级
,

其颖标一金鸡
,

随风南北
。

每岁五六月
,

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

顶
,

叫佛号
,

以祈风信
,

下有礼拜堂
。 ”

明初行人司行人严从简在《殊域周咨录》第 11 卷中同样写

道
: “

今广东怀圣寺前有番塔
,

创 自唐时
,

轮国直立
,

凡十六丈有五尺
,

日于此礼拜其祖
。 ”

由此可

见
,

当时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建有怀圣寺
,

每逢礼拜日
,

可汇聚在寺内自由地从事 自己的宗教活动
。

在贸易方面
,

唐朝政府也赋予阿拉伯商人许多优惠
。

据苏莱曼称
,

商船从海外到达广州
,

就

有管理港 口 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
,

代为保管 6 个月
,

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 口为止
。

他

们从船货中抽取 30 %
,

作为进 口税
,

余下的交还物主
。

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
,

则按最高市价

给价
,

且立刻开发现钱
,

唐朝皇帝对于外商们
,

是从来不肯错待的
。

在许多进 口货物中
,

唐朝皇帝

主要购买的是樟脑
,

每一曼(~
n
)给价 50 法库(fak kuj )

,

一法库相当于 l 仪旧个铜钱
。

这些樟脑
,

如不是政府买去
,

而是放到市场上 自由买卖
,

则仅能卖到一半价钱
。

〔20 〕(”
·

33 一

34)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

对阿拉伯商人进行敲诈
,

皇帝还不时发布救令
,

禁止对他们滥征各种杂税
。

如太 和八年 (8 34

年)
,

唐文宗曾下达谕令
: “

南海蕃舶
,

本以慕化而来
,

固在接以仁恩
,

使其感悦
。

如闻比年
,

长吏多

务征求
,

暖怨之声
,

达于殊俗
。

况联方宝勤俭
,

岂爱遐深 ? 深虑远人未安
,

率税犹重
,

思有矜恤
,

以

示绥怀
。

其岭南
、

福建及扬州蕃客
,

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
。

除舶脚
、

收市
、

进奉外
,

任其来往

通流
,

自为交易
,

不得重加率税
。 ”〔2 ,〕有些比较开明的广州地方官员

,

也主动将一些勒索外商的陋

规废除
,

如元和十二年(81 7 年 )任岭南节度使的孔戮就把原先外舶泊港后必须举办的
“

阅货之燕
,

犀珠磊落
,

贿及仆隶
”

等陋规
,

一并废罢
。

[刘 同时
,

他还更改了对外商遗产处理的规定
。

按旧制
,

“

海商死者
,

官管其货
,

满三月
,

无妻子诣府
,

则没人
” 。

但孔戮认为
,

海道往返一趟需年余
,

3 个月

期限太短
,

应适当延长
, “

苟有验者
,

不为限
” ,

遂对外商遗产的处理作出较为合理的规定
。

〔2 , ]对于

居留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
,

唐朝政府也给予相当优待
,

准许他们与当地人杂居
,

婚娶相通
,

多占田

畴
,

广营地舍
。

[24 〕

在唐朝政府优惠政策的鼓励下
,

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发展迅速
,

如王虔休在《进岭南王

馆市舶使院图表说》中云
: “

诸蕃长
,

远慕望风
,

宝舶荐臻
,

倍于恒数⋯⋯除供进备之外
,

并任蕃商

列肆而市
,

交通夷夏
,

富庶于人
,

公私之间
,

一无所网
。 ”

[25 」到广州贸易的阿拉伯与波斯商人为数

众多
,

据说在唐肃宗乾元元年(7 58 年 )9 月
,

曾围攻广州城
,

刺史韦利逾城逃走
,

两 国商人
“

掠仓

库
,

焚庐舍
,

浮海而去
” 。

[洲乾符五年 (8 7 8 年 )
,

黄巢攻陷广州时
,

仅寄居在城里经商的伊斯兰教

徒
、

犹太教徒
、

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
,

就有 12 万人遭到杀害
。

人数之所以了解得如此确凿
,

是因

为中国政府向这 4 种教徒征收人头税的缘故
。

〔’7狄”
·

96) 当然
,

阿拉伯与广州海上交通的迅速发展
,

对当时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 的作用
,

特别是天宝十年 (7 51 年 )唐将高仙芝在但罗斯战

争失利后
,

唐朝经陆路同西亚各国的贸易被切断了
,

对外贸易的重点不得不从陆路转向海路
,

于

是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就显得更加重要
。

张九龄在《开大庚岭记》中就写道
: “

海外诸国
,

日

以通商
,

齿革羽毛之殷
,

鱼盐厦蛤之利
,

上足 以备府库之用
,

下足以赡江淮之求
。 ”

勿〕布隆荷也评

论当时的情况说
: “

终唐之世
,

阿拉伯商人之在中国者
,

颇蒙优待
,

因其有利于中国也
。 ’ ,

t’”]( ”
·

’5 )



第 2 期 李金明
:
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

从上述贾耽记载的从广州通阿拉伯的航线可以看出
,

在 8 世纪中叶至 9 世纪初叶
,

从广州到

阿拉伯的商船一般是航行到阿拉伯河 口的乌刺 (o ball a)
,

然后换小船到巴士拉
。

而到 9 世纪 中

叶
,

凡从广州到阿拉伯贸易的中国商船
,

则必须停泊在 巴士拉和乌刺东南的法尔斯 (波斯 )海岸

处
,

一个名叫斯拉夫(Si raf )的港口
,

等待货物的装运
。

斯拉夫港现址不详
,

据阿布尔菲达说
,

斯拉

夫是法尔斯的最大港 口
,

该城没有田野
,

没有牲畜
,

有的只是卸货和张帆起航
。

该城人 口密集
,

建

筑非常豪华
,

一个商人要建一所住宅往往花费 3 万第纳尔
。

¹ 城周围既无果园也没有树木
,

国中

建筑用袖木和从僧抵人国家运来的另一种木材
。

洛巴布书中亦写道
: “
斯拉夫是法尔斯海的一个

城市
,

邻海
,

在基尔曼 ( Ki rm an )附近
。 ” [’“议”

·

国但是费螂译本却记载
,

斯拉夫遗址位于塔昔里港

( B e nd e

一Ta hi ri)
,

北纬 27
0

38
’ ,

在 9 77 年
,

被一次地震毁坏之前
,

一直是往印度和远东贸易的大转

运港
。

[ , 7 1( 。
.

。)

从广州到阿拉伯的中国商船之所以要在斯拉夫港 口等待货物装运
,

据说是 因为幼发拉底和

底格里斯两河冲积泥沙而成的浅滩阻碍所造成的困难
,

使庞大的中国船在波斯湾内通航受阻
。
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
,

便促使了斯拉夫的发展⋯⋯海船到达斯拉夫后
,

货物用吃水浅的小船转运到
巴士拉

。

〔’7扛”
·

44) 而苏莱曼的记载是 : “至于海船所停泊的港 口
,

据说大部分的中国船都是在斯拉

夫装了货启程的
。

所有的货物
,

都先从巴士拉和阿曼及其他各埠运到了斯拉夫
,

然后装到中国船

内
,

其所以要在此地换船者
,

为的是波斯湾内的风浪险恶
,

而其他各处的海水不很深
。

从 巴士拉

到斯拉夫
,

海程 120 Pa o an ge S 。

海船在斯拉夫装好货
,

且装好淡水后
,

则可以开航了
,

由此开到一

处
,

名 叫 马 斯 喀 特 ( M as ca te )
,

是 阿 曼 的 极 端
,

从 斯 拉 夫 到 马 斯 喀 特
,

大 约 有 200

Paras an ge S 。

〔”〕( P ’6 一 ” )º 另有一本刊于 9 世纪中叶
,

由赖瑙德 ( Re in au d )译出伊斯兰教徒的《印度

中国航海故事》( Re lat io 。 de s v oy age
s )前编

,

也记述当时中国商船多停泊斯拉夫港等待装运的原因

说
: “
其实

,

因阿拉伯河 口及其附近的海域一带浅滩
,

且风浪甚大
,

殊难航行
,

对于容积甚大的中国

商船来说
,

当然更感困难
。

因此
,

中国商船就把东洋物产
,

诸如芦荟
、

龙涎香
、

竹材
、

檀木
、

樟脑
、

象

牙
、

胡椒等
,

先载运至斯拉夫港
,

然后用 当地小船陆续把货物运到巴士拉和巴格达
。

至于波斯本

地的物产
,

也是由小船先载运到斯拉夫港集中
,

然后再由中国商船运往东方
。

于是
,

斯拉夫港遂

成为当时波斯湾头最重要的贸易港口
。 ”〔’2〕(” ” )据说斯拉夫居民就是凭藉这种转运贸易

,

赢得了

惊人的资产
。

他们之富有
,

盛传于伊斯兰教国家
,

其中一 人拥有 6 以x〕万第拉姆 (di 、m )资产者
,

屡见不鲜
。

他们用海外运来的优质木材
,

在便于眺望商船出人的舒适之处
,

建筑几层的高楼
,

有
的豪富仅建住宅就花去 3 万第纳尔( di na r ,

约合 巧 万元 )
。

[l2 ](P , , 一 32 )»

当时从广州海运到巴士拉和巴格达的中国商品数量不多
,

在阿拉伯的进 口商品中不占重要

地位
。

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据说有两个方面
: 一是广州作为中外商船汇集的港 口

,

也是中国和阿

拉伯货物荟萃的地方
,

但广州的房子大多是用易燃的木板和芦苇建造
,

故经常发生火灾
,

往往把

预备出口的货物全都烧光 ;另一方面是商船在航程中
,

或遇难沉没
,

或遭海盗抢劫
,

或等待季候风

转换
,

路上停留的时间太长
,

商人没有办法
,

只好沿途把货物陆续卖掉
,

等不了将之运到目的地阿

拉伯
。

f川 ( ”
·

’“一 ‘7 )因此
,

阿拉伯商人为了得到中国商品
,

经常从巴士拉
、

乌刺或斯拉夫等地直接航

行到广州
。

然而至唐末
,

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时
,

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
,

使阿拉伯

商人失去了货源
,

特别是丝绸
。

更甚者是
,

公然对阿拉伯船主和船商进行迫害
,

强迫他们承担不

合理的义务
,

没收他们的财产
,

甚至往 日规章所不容许的行为也都得到纵容
,

于是
,

阿拉伯商人只

好断绝与广州的海上交通
。

「’7狄P % 一 98) 他们把贸易地点转移到马来半岛西岸的简罗
,

该城后来成

¹ 约合 30 万法郎
。

º 120 1〕a r as朋 ge s
、

2以〕Pa r
出出 lg e s

分别约合 320 海里
、

530 海里 。

» 6 以洲〕万第拉姆
、

3 万第纳尔分别约合时价 2 〕洲〕万元
、

巧 万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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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从斯拉夫和阿曼等地来的阿拉伯商船的汇集地
,

他们在这里同由广州来的中国商船会合
,

中国

商船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直航至阿曼
、

斯拉夫
、

波斯或巴林沿岸
,

以及 乌刺
、

巴 士拉诸港
,

只要在

筒罗就可得到阿拉伯的物产 ;而上述各地的阿拉伯商船也不必再航行到广州
,

如有的商人欲往广

州者
,

则可在简罗等候
,

搭乘中国商船前往
。

[ 2时”
‘

’”2)

综上所述
,

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的主要对外贸易港 口
,

在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
,

它与当时亚洲

的另一强国

—
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达到了空前繁荣

。

由于两地的商船往来频繁
,

故无论是阿拉

伯旅行家
,

或者是唐朝官员的著作
,

都对广州通阿拉伯的航线做了详细的记载
。

阿拉伯商人之所

以大量来到广州贸易
,

这与唐朝政府奉行比较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
,

尊重阿拉伯人的宗教 习俗
,

给予贸易上的优惠等等
,

有着重要的联系
。

然而
,

这种密切的海上交通维持到唐末
,

因黄巢义军

攻陷广州
,

屠杀阿拉伯商人
,

烧毁桑林
,

使他们的生命财产遭到损害
,

特别是当时藩镇林立
,

广州

地方官对阿拉伯商人肆意勒索
,

强 占他们的动产
,

使他们不得不把贸易地点转移到马来半岛西岸

的简罗
,

从而结束了与广州的直接海上交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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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 1〕工钦若
.

册府元龟
:

卷 17 0 [ M ]
.

「22 」韩愈
.

正议大夫尚书左水孔公墓志铭仁Z〕
.

全唐文
: 卷

5 6 3 [ M」
.

「2 3 ] 欧阳修
.

新唐书
·

孔戮传 [ M ]
.

J匕京
:

中华书局
,

197 5
.

「24 ] 欧阳修
.

新唐书
·

z与钧传 [ M ]
.

北京
:

中华 书局
,

19 75
.

「25 」韩振华
.

唐代南海贸易志 [ J〕
.

福建文化
,

194 8
,

(2 )
:
3

.

仁26] 欧阳修
.

新唐书
·

大食传[ M〕
.

北京
:

中华书局
,

197 5
.

仁27 」广东通志
.

金石略三「M」
.

仁28 」马苏第
.

黄金草原 [M」
.

耿升译
,

西宁
:

青海人 民出版社
,

199 8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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